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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巴嫩治理困境的根源探析*
＊

丁 隆 刘国熙

内容提要 近年来，黎巴嫩政治与经济危机频发，国家治理危机不断加
剧。在政治与经济互动的视角下，黎巴嫩民族构建基础弱，社会整合程度低，

教派分权制、庇护关系和准地租经济等因素是导致黎巴嫩治理困境的主要原
因。教派分权制强化族群认同，降低治理能力，并为外部干涉提供空间; 庇

护关系扭曲政商关系，导致国家治理低效、经济寡头化和权钱交易盛行; 准
地租经济加剧政治教派化，造成产业空心化，加剧脆弱性与依附性。国际援
助可暂时缓解黎巴嫩经济危机，但实施全面政治和经济改革、探寻自主发展

道路才是黎巴嫩摆脱国家治理困境的根本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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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 年建国后，宽松的政治环境和优越的营商环境，使黎巴嫩一度成为
阿拉伯非产油国中人均收入最高的国家①，曾拥有 “中东瑞士”的美称。同

时，黎巴嫩宗教多元，教派林立，是中东族群构成最复杂的国家之一。② 经历
长期族群与教派冲突，黎巴嫩国力逐渐衰落，内战又使经济遭受重创。20 世

纪 90 年代初内战结束后，黎巴嫩政局趋于稳定，经济发展迎来短暂的黄金
期。但近年来，黎巴嫩出现总统长期缺位、总理人选更迭频繁、内阁组建困
难、“垃圾危机”、难民危机和贝鲁特港口爆炸等多重治理困局。2019 年 10

月以来，受苏丹、阿尔及利亚、伊拉克等阿拉伯国家民众抗议浪潮影响，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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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嫩爆发大规模民众抗议浪潮。2020 年 8 月 4 日，存放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

港仓库中的 2 750 吨硝酸铵发生爆炸，造成近 200 人死亡，6 500 多人受伤，

30 万人流离失所，是人类历史上除核爆炸之外最严重的人为爆炸。爆炸造成

的直接经济损失达 46 亿美元，间接损失超过 100 亿美元。主权债务违约、新

冠肺炎疫情暴发更使黎巴嫩治理困难加剧。世界银行发布的 《黎巴嫩经济监

测报告》指出，黎巴嫩当前的经济危机可以排进 19 世纪中叶以来全球最严重

危机事件的前十名，甚至是前三名。① 总体看，在外部势力干涉下，黎巴嫩教

派矛盾激化，经济发展停滞，债台高筑，贫困率和失业率居高不下，从发展

基础良好的国家沦为治理失效的典型。

黎巴嫩国家治理危机引发学界较多讨论。国内学界侧重分析教派分权政

治体制，以及地区国家在黎巴嫩发动的代理人战争，特别是真主党与地区大

国的关系。王新刚、李福泉、徐心晖等学者②对此都有论述。国外学界则主要

从教派分权体制导致政治与经济危机、战后经济政策扭曲政府与市场关系，

改变经济结构等方面分析黎巴嫩国家治理困境。英国学者鲍曼认为，黎巴嫩

内战后，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使教派领导人及其裙带资本家受益，促进中产

阶级形成，加速社会阶层分化。不合理的经济政策使黎巴嫩政府背负沉重债

务，阻碍了其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③ 美国学者德诺和斯普林伯格指出，黎巴

嫩治理困境的根源可追溯到战后经济重建模式。④ 由于缺乏问责制与透明度，

该模式无法提供有效的政治经济解决方案。虽然既有研究对该议题进行了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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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探讨，结论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未全面分析黎巴嫩治理困境的根源，

未充分探讨黎巴嫩族群问题的历史与现状，以及经济发展模式的负面影响。

本文基于新政治经济学视角，从族群关系、庇护关系以及地租经济模式等三
个维度，考察黎巴嫩国家治理困境的政治、经济与社会根源，探讨其面临的

挑战，并展望其前景。

一 教派分权治理体系弱化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

按照新政治经济学理论，资源配置、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是经济学的核
心问题，对其分析离不开制度、法律、意识形态、政治过程等政治因素。① 黎
巴嫩教派分权制形成的现实基础是多族群、多教派的社会结构，以及奥斯曼

土耳其帝国时期民族自治政策对教派分权的制度化，从而产生一系列被人为
制定出来的规则、秩序和伦理道德规范，旨在约束追求主体福利和效用最大
化的个人行为。② 从表面看，教派分权制建立在族群结构的历史与现实基础

上，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由于各族群间经济水平差距较大，导致社会财富
分配不公，社会分层固化。教派利益与国家利益之间存在冲突和张力，教派
势力强大导致中央政府权威被削弱，从而弱化国家治理体系，阻碍治理能力

现代化。
( 一) 历史上黎巴嫩的族群认同
奥斯曼帝国疆域辽阔，族群众多。为实施有效统治，奥斯曼帝国实行

“米勒特”制度，③ 规定少数族群可在服从素丹统治、足额纳税的前提下，保
持相对自治，各族群均可保持各自的法律、风俗习惯、生活方式，族群领袖
拥有较大自主管理权。作为一种宗教社群管理方式，“米勒特”制度使素丹与

族群领袖分享权力，构成奥斯曼帝国统治的重要政治基础。④ 然而，奥斯曼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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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实施的怀柔主义民族政策并未达到预期效果，不仅未能促进民族融合，反

而强化了族群认同。美国学者克利福德·格尔茨认为，血统、种族、语言、

宗教、传统和其他 “文化既定” ( cultural givens) 造就了人们的原生情感。①

奥斯曼帝国的民族政策便导致族群内部更加抱团，对外则更加封闭，被列为

二等国民的少数族群不断对奥斯曼帝国统治发起挑战。

黎巴嫩地处“肥沃的新月地带”，地理位置重要。黎巴嫩山纵横南北，形

成天然屏障，自古便是易守难攻之地。为躲避十字军和马穆鲁克王朝的征伐，

黎巴嫩山地区成为少数族群聚居地。奥斯曼帝国的主要精力用于抵御来自拜

占庭帝国和波斯帝国的威胁，对大叙利亚地区的统治较为松懈，黎巴嫩实际

上处于半自治状态。德鲁兹派马安家族 ( 1516 ～ 1697 年执政) 和马龙派谢哈

布家族 ( 1697 ～ 1842 年执政) 先后成为黎巴嫩地区的实际统治者，与奥斯曼

素丹分庭抗礼。这些家族较早接受西方思想，拥有当时较为先进的军队。它

们与奥斯曼帝国其他地区经济和文化方面差距较大，从而强化了黎巴嫩人的

身份认同，加速了其身份构建进程。

地方势力崛起对奥斯曼帝国统治构成威胁。因此，奥斯曼帝国取缔黎巴

嫩山自治区，改由素丹直接任命总督管理该地区事务，并挑起马龙派与德鲁

兹派之间的族群冲突。② 1840 年至 1860 年间，马龙派与德鲁兹派不时爆发流

血冲突，给彼此关系留下至今难以愈合的创伤。1861 年 6 月，奥斯曼帝国被

迫与西方国家签订协议，承认并保证黎巴嫩在 “省”建制下的自治权。③ 这

暂时平息了族群冲突，但西方国家对黎巴嫩事务的操纵就此开始。

( 二) 黎巴嫩教派政治的确立

民族认同是民族分子对其共有文化在心理上的认知和情感上的依恋。④ 黎

巴嫩曾是阿拉伯世界唯一的基督教居主导地位的国家，但也拥有相当比例的

穆斯林。建国初期，对于黎巴嫩国家属性，基督徒与穆斯林有着不同理解。

穆斯林认为，伊斯兰教已在沙姆地区延续上千年，该地区被纳入阿拉伯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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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图后，成为阿拉伯世界和伊斯兰世界的一部分，并为阿拉伯—伊斯兰文明

做出了重要贡献。因此，他们尊崇阿拉伯—伊斯兰文化，认为黎巴嫩是天然

的阿拉伯、伊斯兰国家，且为大叙利亚的组成部分。1958 年，埃及与叙利亚

合并成立阿拉伯联合共和国。逊尼派穆斯林主张黎巴嫩加入其中，但遭到基

督教马龙派的反对。

黎巴嫩也是古代腓尼基文明的诞生地。鼎盛时期的腓尼基文明政治制度

发达，商业经济繁荣，拥有当时一流的造船业、航海业、商业。① 由于与地中

海北部地区长期保持紧密的贸易关系，黎巴嫩成为东西方文化与贸易的桥梁。

阿拉伯人征服该地区后，腓尼基文化走向没落，但腓尼基人的商业文化得以

延续。英国历史学家阿尔伯特·胡拉尼 ( Albert Hourani) 指出，腓尼基主义

首先是一种“城市意识形态” ( an ideology of the city) 。② 黎巴嫩基督徒认为他

们是 “腓尼基人”的后裔，同样崇尚商业文化。英国学者卡罗琳·盖茨
( Carolyn Gates) 就曾以“新腓尼基人” ( the New Phoenicians) 来形容黎巴嫩

人。她认为，二战后在基督徒的努力下，黎巴嫩经济取得长足发展。基督教

马龙派精英将前阿拉伯—伊斯兰时期的腓尼基商业城邦视为现代黎巴嫩国家

的样板。③ 他们认为建立一个独立的基督教国家，不仅符合腓尼基人的历史传

统，还能使黎巴嫩获得丰富的政治资源。④ 然而，法国并未满足马龙派的要

求，而是将黎巴嫩打造成基督徒与穆斯林权力共享的国家。最终，尽管基督

徒总体上接受与穆斯林共存，但仍有一些基督徒认为他们是腓尼基遗产的继

承者，强调黎巴嫩的基督教国家属性。

虽然黎巴嫩多族群格局由来已久，但是作为一种制度成型于奥斯曼帝国

解体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法两国秘密签署《赛克斯—皮科协定》，对

奥斯曼帝国采取“分而治之”政策。在 1932 年人口统计基础上，根据基督徒

与穆斯林人口数量对比，基督教马龙派与逊尼派穆斯林达成 《民族宪章》，由

此缔造了现代黎巴嫩共和国。因此，黎巴嫩实际上是英、法殖民主义者为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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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势力范围而凭空制造的“人造国家”。①《民族宪章》规定各族群分享权力:

总统为基督教马龙派、总理为逊尼派穆斯林、议长为什叶派穆斯林，副议长

为东正教徒，陆军参谋长则为德鲁兹人。政府机构，银行、司法等部门的领

导职务同样根据各教派人口比例分配。

( 三) 教派分权制度化的负面影响

教派分权是黎巴嫩饱受内战之苦、付出惨重代价后，各派相互妥协、暂

时避免社会进一步分裂的权宜之计。目的是促进教派合作，实现权力共享，

维持国家正常运转。然而，作为一种国家治理体系，教派分权制度具有显著

的前现代特征，阻碍黎巴嫩治理体系现代化。美国学者米歇尔·哈德逊
( Michael Hudson) 指出，建立在教派基础上的政治共识缺乏稳定性。② “这种

脆弱的平衡易被人口结构、经济实力变化，以及外部力量打破。”③

第一，教派分权导致国家治理低效。美国学者奥古斯图斯·诺顿指出，

“在黎巴嫩，宗教是决定性因素。它是黎巴嫩人与生俱来的属性，教派身份决

定政治和社会性质。”④ 黎巴嫩教派政治导致权力格局按教派分野，呈现 “马

赛克”式碎片化图景。政治精英根据教派分割权力，撕裂国家和社会，使民

众依附于教派。教派拥有各自的法律，相互独立，各行其是。⑤ 总理虽为行政

首长，却受到多方掣肘。部长及议员属于不同教派，代表各自派别利益，常

与总理发生分歧。总统为军队最高统帅，军队却由内阁领导。⑥ 黎巴嫩有 18

个主要政党，即使同一教派的政党，相互关系也错综复杂。从近几年的政治

实践看，随着真主党等什叶派政治力量崛起，总理人选不仅需要得到逊尼派

支持，还需要得到什叶派政党支持，后者甚至更为关键。哈桑·迪亚卜虽为

无党籍人士，但得到真主党支持。2020 年 10 月，萨阿德·哈里里再次被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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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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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dim Shehadi，“Failed State or Battered State － the Narratives Dividing Lebanon”，Arab News，21
March 2021，https: / /www. arabnews. com /node /1829371，2021 － 09 － 08.

Brenda M. Seaver，“The Ｒegional Sources of Power － Sharing Failure: The Case of Lebanon”，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Vol. 115，No. 2，2000，pp. 254 － 255.

樊小红: 《黎巴嫩内战后什叶派的政治发展》，载《国际论坛》2009 年第 1 期，第 21 页。
［美国］ J. L. 埃斯波西托著: 《伊斯兰威胁: 神话还是现实?》，东方晓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1999 年版，第 183 页。
Simon Haddad，“Lebanon: From Consociationalism to Conciliation”，Nationalism and Ethnic Politics，

Vol. 15，No. 3 － 4，2009，p. 401.
中国商务部: 《对外投资合作国别 ( 地区) 指南: 黎巴嫩》 ( 2020 年版) ，第 8 页，载中国商

务部网站: http: / /www. mofcom. gov. cn /dl /gbdqzn /upload / libanen. pdf，2021 － 04 －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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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总理候选人，主要因为得到什叶派政党阿迈勒运动的支持。2021 年 9 月，

纳吉布·米卡提获任总理并组阁成功，主要归因于真主党的支持。

第二，教派分权影响国内政治与经济改革。《塔伊夫协议》的签署结束了

黎巴嫩长达 15 年的内战。根据该协议，穆斯林与基督徒在政府部门的比例调

整为 5∶ 5，议会席位由 99 席增至 128 席。基督徒与穆斯林分享议会与军政要

职，为黎巴嫩营造了相对稳定的国内环境。然而，这实际上削弱了基督教马

龙派的权力。① 自此，黎巴嫩政治权力重心转移至总理，这引发基督教政治派

别不满，导致总统与总理龃龉不断。

贝鲁特港大爆炸进一步加剧了黎巴嫩的经济和社会危机。作为黎巴嫩的
前宗主国，法国直接介入黎巴嫩政治过渡和经济重建。法国主办国际援助黎

巴嫩视频会议，提出“黎巴嫩新政府执政计划” ( 以下简称 “法国倡议”) 。②

“法国倡议”的要旨是组建一个技术官僚组成的任务型政府，帮助黎巴嫩获得

国际援助，渡过难关。然而，总统奥恩与候任总理哈里里的对峙阻碍了组阁

进程，导致“法国倡议”面临夭折。哈里里向奥恩提交 18 人内阁名单，但遭

到奥恩反对。奥恩坚持内阁 “三分法” ( a locking third) ，即各主要教派获得

政府部长职数的三分之一。哈里里认为这将使奥恩获得对政府决议的否决权，

并使其女婿———自由爱国运动党主席杰卜兰·巴西勒 ( Gibran Bassil) 掌控内

阁决策，为政治改革进程设置障碍。“法国倡议”受挫说明，尽管黎巴嫩国难
当头，国际援助方以政治经济改革和反腐败作为提供援助的前提条件，但各

政治派别仍不能搁置分歧。作为教派分权制的既得利益者，政治精英希望现

行制度和权力格局延续下去。

黎巴嫩治理危机使部分政治精英认识到教派化的政治经济格局阻碍改革

措施出台，但政治势力仍企图依靠教派力量解决危机。例如，新冠肺炎疫情

暴发以来，黎巴嫩燃料短缺问题不断加剧，但政府未能采取有效措施应对危

机，并寻找长期解决方案。真主党等教派力量试图利用自身影响力，寻求伊

朗的燃料援助，以显示本教派实力，教派取代政府成为国家治理的主角。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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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徐心晖著: 《列国志: 黎巴嫩》，第 80 页。
“法国倡议”主要包括: 一是通过人道主义援助应对新冠肺炎疫情; 二是重建贝鲁特港，解

决大爆炸善后事宜; 三是结构性改革，包括电力、资本管制、国家治理与司法机构、反腐败和打击走
私、公开招标以及金融部门等六个领域的改革; 四是依法举行议会选举。See“In full: France’s Dra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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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将强化中央政府权威，损害教派经济利益，弱化教派政治权力。教派势力

抵制触及自身利益的改革，成为黎巴嫩政治、经济改革的最大阻力。

第三，教派斗争加剧了黎巴嫩政坛斗争的烈度。黎巴嫩处于中东地缘政

治冲突的“断裂带”上，在中东以沙特为首的逊尼派阵营与伊朗为首的什叶

派阵营，争夺地区领导权的斗争白热化背景下，教派分裂的黎巴嫩成为中东

教派斗争的天然场域。中东教派冲突使黎巴嫩政治力量分裂为两大阵营。

“三·八”阵营主要以真主党等亲叙利亚和伊朗的力量构成; “三·一四”阵

营以哈里里领导的“未来阵线”等亲沙特和西方的力量构成。黎巴嫩各政治

派别沦为地区大国的代理人，而非国家治理的真正参与者。它们分别代表外

部势力的利益，而非黎巴嫩的国家利益。叙利亚内战爆发后，由于真主党支

持叙利亚政权，海湾阿拉伯国家开始抵制黎巴嫩旅游业。① 2016 年 1 月，沙

特与伊朗断交。沙特认为受到伊朗支持的真主党在黎巴嫩政坛作用不断上升，

因而冻结向黎巴嫩提供的 40 亿美元军事援助。2017 年，萨阿德·哈里里访问

沙特期间，在沙特压力下，通过媒体宣布辞去总理职务，凸显黎巴嫩在中东

地区大国博弈中的尴尬处境。2015 年，美国颁布 《真主党国际金融预防修正

案》，该法案禁止任何实体或个人与真主党发生经济往来，从而将真主党排除

在国际金融体系之外。真主党是黎巴嫩主要政治派别，针对真主党的制裁给

黎巴嫩金融业带来沉重打击。2020 年 9 月，美国对黎巴嫩前交通部长优素

福·费尼亚奥尼斯 ( Yusuf Finyanus) 和前财政部长阿里·哈桑·哈利勒 ( Ali

Hassan Khalil) 实施制裁，指控他们向真主党提供资金。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

加大对伊朗经济制裁力度，给伊朗经济造成重大损失。接受伊朗资助的真主党

被殃及，开始寻求加强对黎巴嫩财政的控制力度。穆斯塔法·阿迪卜组阁失败

的主要原因是真主党和阿迈勒运动等什叶派政党，坚持保留对财政部的控制权。

第四，教派分权加剧了政府应对难民危机的难度。作为邻国，黎巴嫩是

接纳叙利亚难民最多的国家之一。黎巴嫩现有 150 多万名叙利亚难民，占人

口总数的1 /4。②叙利亚内战爆发前，黎巴嫩境内已有 50 多万名巴勒斯坦难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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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Hanin Ghaddar，“Saudi Arabia’s War on Lebanon”，The Washington Institute for Near East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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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派分歧使黎巴嫩在难民问题上摇摆不定。叙利亚内战初期，黎巴嫩实行边

境开放政策，允许难民自由进入，但后续政策有所反复。随着叙利亚难民持

续涌入，黎巴嫩在财政、卫生及住房等方面不堪重负，不得不收紧难民政策。

2015 年 1 月起，黎巴嫩关闭边境，限制难民入境。一些政客认为 “许多叙利

亚人并非难民，而是‘经济移民’，他们来黎巴嫩是为了求职。”①

大批难民涌入给黎巴嫩国家治理带来严重挑战。一是人口结构变化带来

安全隐患。由于担心穆斯林与基督徒人口比例变化打破权力平衡，1932 年后，

黎巴嫩未组织官方人口普查。大部分叙利亚难民为逊尼派穆斯林，这导致黎

巴嫩教派结构发生显著变动。② 二是社会治理难度加大。黎巴嫩需要耗资约
3. 7 亿美元用于救济难民，目前已花费约 1. 4 亿美元。③ 2020 年以来，60%的

难民家庭因新冠肺炎疫情失去收入来源，需要救济的难民比例从 2019 年的

55%升至 2020 年的 89%。三是失业率上升。黎巴嫩失业率本已高企，长期位

居阿拉伯国家前列，难民涌入加剧就业困难。

从历史视角看，虽然教派分权制曾在结束内战等方面发挥过积极作用，

但总体上不利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黎巴嫩当前的政治和经济

危机便是教派分权制下国家治理体系失灵的表现，教派分权制以其封闭性与

内聚性，导致权力结构碎片化，市场被割裂，族群间经济差距加大。教派取

代政府成为国家治理的隐形主体，阻碍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

二 庇护关系扭曲政商关系

公共选择理论将政治作为一种对价交换的过程，以 “经济人”假说分析

政治行为，认为政治活动的本质是一种公共选择，与经济活动一样，个人在

参与政治活动时也以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为目的。④ 在政治活动中，作为选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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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tin Wählisch and Maximilian Felsch，“Introduction: Lebanon and the Arab Uprisings in the Eye of
the Hurricane”，in Maximilian Felsch and Martin Wählisch ed. ，Lebanon and the Arab Uprisings in the Eye of
the Hurricane，New York: Ｒoutledge，2016，pp. 7 － 8.

Will Todman，“Supporting Syrian Ｒefugees amidst Lebanon’s Crises”，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April 2021，p. 7.

Faysal Itani，“Syria’s War Threatens Lebanon’s Fragile Economy”，Atlantic Council，2013，pp. 2 －4.
季燕霞: 《西方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特色》，载《南通大学学报》 ( 社会科学版) 2005 年第 4

期，第 4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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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或者其他团体基于自利心理、理性选择与个人偏好，与政治家形成交换

关系，选民为政治家投票，就他们关心的事务与政治家达成一致，政治家对

选民予以酬劳和奖励，由此在二者之间形成了一种庇护关系。在社会分层中，

庇护关系突破阶层、宗教、族群的限制，呈现垂直型金字塔结构。庇护者

( Patron) 指地位高者或财富多者利用自己的权力、资源或影响力向资源稀缺

或财富匮乏的被庇护者 ( Client) 提供帮助，换取被庇护者对他们的支持、尊

重和忠诚。庇护关系是一种权力非对称和不平等的资源互惠关系。① 庇护关系

由单一庇护者与一个或多个被庇护者之间相对有限的、双边个体性的半制度

关系，到更广泛的社会关系和组织。② 在庇护关系中，经纪人 ( Broker) 往往

充当“桥梁”或“中介”的作用，形成庇护者、经纪人、被庇护者的三边关

系。一旦中间环节的某个庇护者离开，马上就会有一个新的庇护者填补空白，

整个庇护结构不受影响。③ 黎巴嫩学者萨米尔·哈勒夫 ( Samir Khalaf) 认为，

黎巴嫩政治经济发展史，就是不同教派与族群寻求庇护的历史。④

( 一) “祖阿玛”与黎巴嫩庇护关系的演进
18 世纪以来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统治下的黎巴嫩，地主阶层与佃农之间存

在的雇佣关系可以看作是庇护关系的雏形。农民耕种地主的土地，服从地主

管理; 地主为农民提供赖以生存的必需品。随着奥斯曼帝国疆域的扩大与行

省制度的完善，素丹给予教派精英或部落领袖“祖阿玛” ( zu'ama) ⑤ 行政权

力，由他们负责本地区民众的政治和经济生活，由此使规范个人关系的庇护

制度进一步扩大，形成一种封建型的庇护关系。当时，黎巴嫩山南北地区分

别由德鲁兹派和马龙派统治。“祖阿玛”是地方上法律的实际执行者和权力的

真正拥有者。⑥ 他们一般由地方行政长官帕夏任命，主要工作是协助帕夏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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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3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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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ul Kingston，“Patrons，Client and Civil Society: A Case Study of Environmental Political in

Postwar Lebanon”，Arab Studies Quarterly，Vol. 23，No. 1，Winter 2001，p.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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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封建地主阶级和商业金融资产阶级利益。See Hannes Baumann，Citizen Hariri: Lebanon’s Neoliberal
Ｒeconstruction，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6，p. 19.

李福泉著: 《从边缘到中心—黎巴嫩什叶派政治发展研究》，第 32 页。



西亚非洲 2022 年第 1 期

族群矛盾，负责向农民征税，维持社会治安，处理司法案件等。“祖阿玛”作为

素丹 ( 庇护者) 与农民 ( 被庇护者) 之间的中介，利用家族势力，为农民争取

利益，成为他们的代言人。当赋税过重时，“祖阿玛”向民众提供福利与救济。

战争期间，“祖阿玛”的民兵为农民提供保护。农民租种 “祖阿玛”的土地，

向其缴纳地租。“祖阿玛”与农民形成一种互惠但不对称的契约关系。

“祖阿玛”多为教派领导人或政治精英，他们掌握大量资源，继承了家族

财富和政治遗产，可以方便地将其转化为政治权力。法国委任统治时期
( 1920 ～ 1943 年) ，内阁部长职位由来自 45 个家族的个人担任。1922 ～ 1968

年，271 个名门望族的成员曾担任议员。① 总理和议长大多家世显赫。黎巴嫩

现代国家建立后，教派分权体制成为维系政治运转的途径。在基督教马龙派、

逊尼派与什叶派三足鼎立的权力格局下，黎巴嫩自由宽松的政治环境，为
“祖阿玛”势力发展创造了条件。

黎巴嫩学者艾哈迈德·尼扎尔·哈姆扎 ( Ahmad Nizar Hamzeh) 指出，在

黎巴嫩现代史上，形成了四种不同类型的庇护关系，分别是 “祖阿玛”型、

政党型、军事型和伊斯兰型庇护关系。② 城市化的发展以及日趋开放的环境，

使得“祖阿玛”的个人威望与权力式微，其地位受到多重挑战。黎巴嫩内战

期间，基督徒与穆斯林划分势力范围，不同教派的军阀首领成为社会秩序的

维护者，分属不同教派政党出现，在维护教派利益、政治社会族群关系等方

面的作用上升。教派与政治深度融合，“祖阿玛”以新的形式参与黎巴嫩政治

生活，影响决策。尽管如此，黎巴嫩庇护关系仍是在教派分权体制下，以
“祖阿玛”为中心向外围扩散的一种不对称的互惠关系。在政治动荡、政党与

教派林立背景下，“祖阿玛”在调节官民关系方面仍发挥着重要作用。

( 二) 庇护关系固化及其后果

庇护关系是庇护者与被庇护者实现资源互换，各得其所的过程。现代政

党创建后，庇护关系突破族群与地域的限制，方式更为灵活。政治选举是庇

护关系得以巩固的重要方式。在权力分割严重、教派众多的黎巴嫩社会，由

于缺乏统一的政治平台，民众对其他教派社区的政治领导人了解有限。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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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p. 95.

Ahmad Nizar Hamzeh，“Clientalism，Lebanon: Ｒoots and Trends”，Middle Eastern Studies，Vol. 37，
No. 3，2001，p.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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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通常依赖教派或族群从属关系，了解哪些政党符合其政治取向与利益。

政党内部情况较为复杂，竞争者往往来自同一政党或教派。因此，所有政党

都重视选民资源，以防其流向竞争对手。为巩固选民基础，“祖阿玛”出面动

员政治和经济资源，向选民提供经济援助，购买选票现象普遍存在。① 一位黎

巴嫩选民说，“一次地方选举投票后，‘祖阿玛’给我父亲打电话，说我投的

是空白选票。”②“祖阿玛”还与社区的 “穆赫塔尔” ( mukhtars) ③ 保持紧密

联系，要求他们提前收集选民的政治取向与活动区域等信息，有针对性地动

员选民，影响选举。

黎巴嫩非政府组织主导的社会福利事业发达，这不仅因为政府治理能力

欠缺，也与庇护关系密切相关。为获得选民支持，各教派均关切社会福利，

从而产生众多教派色彩浓厚的机构或非政府组织。近一半的黎巴嫩学校、医

院、诊所由非政府组织经营，它们多为教派慈善机构。④ 哈里里基金会 ( the

Hariri Foundation) 是逊尼派 “未来阵线”党的重要社会福利机构，由拉菲

克·哈里里于 1979 年设立。内战期间，凭借与沙特的良好关系，哈里里从工

程承包业务中获得巨额收入。在沙特支持下，哈里里积极开展慈善事业，并

进入黎巴嫩政坛。哈里里基金会的慈善活动起初集中在教育领域，后来逐步

拓展到医疗和社会援助等领域。哈里里基金会的慈善活动覆盖广大地区和教

派，为哈里里参政奠定良好的群众基础。1986 ～ 2007 年，9. 2 万个家庭获得

哈里里基金会资助。⑤ 2001 年至 2008 年，哈里里基金会在阿卡、的黎波里、

贝卡、阿莱等城市设立了 20 多家医院。哈里里基金会对逊尼派穆斯林的救

济，为其积累了雄厚的政治资本。此后，哈里里基金会还将影响力拓展至非

逊尼派地区。扎赫勒是 2009 年议会选举竞争最激烈的地区之一，由于哈里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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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Melani Cammett，Compassionate Communalism: Welfare and Sectarianism in Lebanon，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14，pp. 21 － 22.

Carmen Geha，“Co － optation，Counter － Narratives，and Ｒepression: Protesting Lebanon’s Sectarian
Power － Sharing Ｒegime”，The Middle East Journal，Vol. 73，No. 1，Spring 2019，p. 26.

“穆赫塔尔”译自阿拉伯语 ( mukhtars) ，意为“被选中的人”。“穆赫塔尔”是经选举产生的
村级民意代表，在民众与政府间发挥纽带作用。See Nora Stel，“Mukhtars in the Middle: Connecting
State，Citizens and Ｒefugees”，Jadaliyya，4 December 2015，https: / /www. jadaliyya. com /Details /3275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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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lani Cammett and Sukriti Issar，“Bricks and Mortar Clientelism Sectarianism and the Logics of
Welfare Allocation in Lebanon”，World Politics，Vol. 62，No. 3，July 2010，p. 390.

Melani Cammett，Compassionate Communalism: Welfare and Sectarianism in Lebanon，p.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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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会事先在此修建医院，使其最终倒向“三·一四”阵营。

尽管在选举中，庇护者与被庇护者实现利益交换，但这种互惠关系并

不平等。它使政治权力与经济资源集中于庇护者手中，形成一批 “政商通

吃”的寡头。庇护制对黎巴嫩政治、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包括以下几个

方面:

第一，妨碍国家机构正常运转。高度精细化的权力分配，不仅保障教

派利益，而且加强了教派对社区的控制。政党领导人或教派领袖通常拥有

一定的管理族群事务的自主权，因此形成政党型庇护关系。为获得民众的

支持和政治上的效忠，这些政治领导人向他们提供就业、教育、医疗、卫

生等公共服务，从而保证庇护关系的稳定性。“祖阿玛”代表保守势力，缺

乏改革动力。受教派利益驱使，他们无改革计划。因为任何改革都会提高

政府效率，无法为他们窃取国家资源提供合法性。即使他们声称是为族群

服务，也往往以消耗国家资源为代价，维系庇护关系。这不仅影响国家机

构正常履职，削弱它们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而且还强化民众对庇护者的

依赖。

第二，滋生政治腐败。腐败是黎巴嫩较为突出的政治现象。黎巴嫩前总

理迪亚卜指出，“黎巴嫩腐败体系根深蒂固，贝鲁特港口爆炸便是腐败例证。”

庇护关系衍生的裙带关系和腐败蚕食国家资源。《福布斯》和 《阿拉伯商业》

杂志数据显示，1990 ～ 2016 年间，黎巴嫩亿万富翁的财富占国民收入的
30%。透明国际 2019 年腐败感知指数 ( 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 ) 显示，

黎巴嫩在 180 个国家中排名第 137 位。68%的被访者认为黎巴嫩腐败有所加

剧，41%的调查者承认至少贿赂过一次公职人员。①

第三，垄断经济资源。庇护关系将资源集中于教派及其 “祖阿玛”，普通

民众难以分享。虽然 “祖阿玛”向选民提供物质回报，但在大多数情况下，

这些资源只流向那些与政党、家族关系密切者。同时，“祖阿玛”将国家利益

放在次要位置，放大狭隘、封闭的族群文化。他们以牺牲大多数人的利益为

代价控制国家资源，导致政治精英与商业巨头以及银行家结成联盟，控制经

济、统治政府。2014 年，黎巴嫩主要的 20 家银行中有 18 家的大股东与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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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Nabil Abdo，Dana Abed ed.， “The IMF and Lebanon: The Long Ｒoad ahead － An Assessment of
How Lebanon’s Economy May be Stabilized While Battling A Triple Crisis and Ｒecovering from a Deadly Blast”，
Oxfam International，October 2020，p.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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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英关系紧密，与政治精英关系紧密的个人控制着黎巴嫩商业银行 43%的资

产。① 银行家向政治精英提供献金，换取政府优待。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黎

巴嫩多次发行政府债券，这些债券的持有者多为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

然而，政府将募集的大部分资金用于偿还贷款及利息，并未用于基础设施重

建。最终，银行家、债券持有者以及发行债券的政治精英从中获取巨额收益，

战后重建却长期停滞。黎巴嫩许多地区基本公共服务严重匮缺，仍遭受频繁

停电和燃料匮乏困扰。

在族群和教派分化的黎巴嫩政治生态下，庇护关系是个人获取权力与资

源的重要途径。处于权力结构顶端的精英阶层垄断政治权力和经济资源，民

众不得不依附于庇护者，形成不平等交换关系。为履行对庇护者的政治承诺，

在政治交换过程中，被庇护者看重投票行为的短期回报，并不关心投票行为

是否有利于国家治理。同时，庇护关系滋生腐败、寻租以及裙带关系，不利

于营造良好的政商关系和营商环境，从而阻碍黎巴嫩国家治理的现代化。

三 准地租经济的脆弱性冲击政治与经济发展根基

制度是新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命题与核心观点。政治发展与经济增长离不

开制度的完善与进步，当经济条件或政治环境改变而制度没有变化时，这种

制度可能会阻碍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② 巴勒斯坦学者苏

富扬·伊萨 ( Sufyan Alissa) 指出，阿拉伯国家经济的本质特征是政府主导、

非生产性、易受到外部冲击，可分为两种类型。③ 第一种是以海湾产油国为代

表的地租经济模式。这些国家经济结构与收入来源单一，严重依赖石油等自

然资源。第二种是以北非和沙姆地区国家为代表的准地租经济模式。虽然后

者对自然资源的依赖度较低，与地租经济模式相比产业更多元，但工业化与

农业现代化程度较低，仍依赖侨汇、外国援助等多种形式的外部租金。黎巴

嫩石油资源匮乏，并不属于典型的地租型国家，但也能够通过援助、侨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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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Hannes Baumann，“The Causes，Nature，and Effect of the Current Crisis of Lebanese Capitalism”，
Nationalism and Ethnic Politics，Vol. 25，No. 1，2019，p. 66.

李增刚著: 《新政治经济学导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年版，第 29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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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es”，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2007，p.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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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分享产油国的石油收入，对外部租金依赖程度高，因而具有显著的准

地租型经济特征。
( 一) 黎巴嫩准地租经济的特征

黎巴嫩银行家米歇尔·齐哈 ( Michel Chiha) 指出，黎巴嫩是由个体层面
的商人与集体层面的教派族群构成的国家。① 黎巴嫩人经商传统悠久，早期黎

巴嫩银行家认为，只要保持经济自由，黎巴嫩可以成为 “阿拉伯世界的银
行”。建国后，这种自由主义经济理念受到政治精英推崇，成为黎巴嫩国家经
济政策。20 世纪 90 年代后，黎巴嫩奉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国家较少干预

经济，经济自由化和市场化程度进一步提高。随着海湾国家和西方国家经济
援助到来，以及侨汇收入不断增长，黎巴嫩经济对外部租金的依赖日趋严重。

商业、房地产业、银行业、旅游业，以及侨汇和外国援助等在国民经济中占
据较大比重。因此，黎巴嫩符合巴卜拉维 ( Hazem Beblawi) 提出的 “无石油
准地租国家” ( Semi － rentier States without oil) 的特征。②

第一，银行业是黎巴嫩的经济支柱。1948 年，黎巴嫩议会批准 《法国—

黎巴嫩货币协定》，为双方建立更紧密的金融关系奠定基础，这也使法国在黎

巴嫩的影响力得以延续。为发展贸易和金融，吸引外资，黎巴嫩政府放开外
汇交易限制。1948 年 11 月，黑市交易合法化，黎巴嫩资本可自由流动。卡米
勒·夏蒙时期 ( 1952 ～ 1958 年) ，黎巴嫩颁布 《银行保密法》，吸引来自巴勒

斯坦、叙利亚、伊拉克和埃及的资金，黎巴嫩银行业全面复苏。20 世纪 50 年
代以来，黎巴嫩银行机构的存款额大幅增长，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从 1950 年的
20%升至 1974 年的 122%，银行数量也从 1950 年的 10 家增至 1966 年的 93

家。③ 国际业务占黎巴嫩银行业务总量的 6% ～ 7%，黎巴嫩银行在 18 个国家
的分行收入占总收入的 35%。仅约旦和叙利亚就有 30 家黎巴嫩银行分行。④

20世纪 70年代初，高油价为海湾国家带来巨额收入。得天独厚的自由市场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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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的银行体系，吸引海湾国家资本将黎巴嫩作为投资目的地，贝鲁特成为中东

地区重要金融中心。目前，银行业占黎巴嫩金融部门的比重达 97%。① 黎巴嫩

银行部门规模居中东地区之首，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位居世界前列。

中东地区战争频发曾使黎巴嫩成为地区资本避险地，海湾国家石油美元

以及其他阿拉伯国家资本涌入，使其成为中东地区重要金融中心。黎巴嫩内

战结束后，海湾国家的石油美元再次涌入，国际社会向黎巴嫩提供大笔重建

援助，为黎巴嫩政治和经济发展创造契机，但随着科威特、巴林、迪拜等新

兴金融中心渐次崛起，黎巴嫩中东金融中心地位旁落，金融业衰落使黎巴嫩

失去了经济支柱。

第二，侨汇是黎巴嫩重要的收入来源。由于受到教派冲突和战争的影响，

黎巴嫩人很早就有移民的习惯。黎巴嫩人口总数约 609 万 ( 2018 年) ，海外

侨民总数则达 1 500 多万，分布在北美、西非、拉美、欧洲和海湾等地区，其

中海湾国家的黎巴嫩侨民约有 40 万。② 2015 年，来自海湾国家的侨汇占黎巴

嫩侨汇收入总额的 43% ～ 60%。③ 1993 ～ 2002 年，黎巴嫩年均侨汇收入约为
25 亿美元。2004 ～ 2014 年间，侨汇占黎巴嫩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从 15. 5%升

至 26. 5%。④ 对侨汇的依赖使黎巴嫩经济易受侨汇来源国经济状况影响，加

剧其脆弱性。

第三，援助是租金资金的主要来源。黎巴嫩因其地缘政治重要性，历来

是国际和地区势力争夺的对象，援助成为它们扶植代理人、影响黎巴嫩内政

的工具。2010 ～ 2020 年，美国向黎巴嫩提供的援助总额超过 40 亿美元。⑤ 海

湾阿拉伯国家是黎巴嫩的主要援助国，它们试图通过援助扶植逊尼派政治力

量，对抗真主党、伊朗等什叶派势力。伊朗为真主党提供大笔资金和武器，

为其主要援助方。⑥ 法国是黎巴嫩前宗主国，一直通过经济援助介入黎巴嫩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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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为解决黎巴嫩债务危机，法国与国际主要援助方一道，多次举办国际援

助黎巴嫩会议，包括 2002 年 11 月和 2007 年 1 月举行的第二届和第三届援助

黎巴嫩国际会议，以及 2018 年 4 月举行的“通过改革和企业参与推动发展的

经济会议” ( 简称“西德尔”会议) ①。2020 年 8 月，法国和联合国倡议举行

国际援助黎巴嫩视频会议，共筹集约 2. 5 亿欧元援助资金。国际援助作为外

部租金的重要形式，可缓解黎巴嫩当前的经济困难，却加剧了黎巴嫩经济的

地租性和依附性。

( 二) 准地租经济对黎巴嫩的影响

作为一个依赖外部租金的准地租型国家，黎巴嫩经济脆弱，易受到外部

因素影响。2014 年以来，在国际油价下跌和中东地缘政治动荡冲击下，与中

东产油国经济连动的黎巴嫩经济也陷入困境。2016 年，世界银行发布的 《黎

巴嫩经济监测报告》指出，黎巴嫩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已经破产。②

第一，准地租经济加剧政治教派化。1943 年建国后，教派分权成为黎巴

嫩政治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以扈利 ( Bechara el － Khoury) 、索勒赫 ( Ｒiad

as － Solh) 为代表的领导人，大多是商人、银行家或教派领袖。银行业快速发

展以及外资带来的丰厚经济租金，符合教派整体利益，虽然各派因议会席位、

政府职位以及租金分配问题产生分歧，但同一教派内部保持相对稳定，有利

于政治发展。内战后，黎巴嫩经济陷入停滞， “祖阿玛”、什叶派民兵组织、

真主党等力量在教派冲突中崛起。《塔伊夫协议》签署后，拉菲克·哈里里旨

在改善国内投资环境，吸引外资和国际援助，重振黎巴嫩经济，但由于执政

根基不稳，面临基督教马龙派的挑战，以及逊尼派内部的竞争，因而其经济

政策目标是实现与政治对手和解，尽管这与其推行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相

左。哈里里与什叶派民兵组织分享经济租金，赢得其支持，对其他派别的需

求也尽量予以满足。他与瓦立德·琼布拉特 ( Walid Joumblatt) 和纳比·贝里

( Nabih Barri) 等非逊尼派政治盟友加强合作，以削弱萨利姆·胡斯 ( Salim al －

Huss) 、塔马姆·萨拉姆 ( Tammam Salam) 等逊尼派势力。作为贝鲁特市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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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西德尔”会议承诺为黎巴嫩提供 110 亿美元，包括 102 亿美元贷款和 8. 6 亿美元赠款。由于
黎巴嫩未能推出改革方案，该笔款项仍未拨付。

The World Bank，“Lebanon Economic Monitor: So When Gravity Beckons，the Poor Don’t Fall”，
https: / /52. 21. 52. 208 /bitstream /handle /10986 /33279 /Lebanon － Economic － Monitor － So － When － Gravity －
Beckons － the － Poor － Dont － Fall. pdf? sequence =1＆isAllowed = y，2021 －10 －25.



黎巴嫩治理困境的根源探析

名的“祖阿玛”家族成员，塔马姆·萨拉姆凭借在房地产投资、服务业等领

域的租金收入，创办“马卡西德协会” ( Maqasid Association) ，与哈里里基金

会一道成为逊尼派社区最具影响力的非政府组织。虽然它们参与国家治理，

在教育、卫生以及难民问题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但政治精英之间的斗争则造

成租金的低效率使用，租金分配还导致政治分歧，即便在逊尼派内部也难以

达成政治共识。

第二，准地租经济导致实体经济凋敝，虚拟经济成为黎巴嫩经济的主体。

虚拟经济 ( Fictitious Economy) 相对实体经济而言，是以一种抽象的、虚拟的

价值形式而存在的，目的是通过这种运作来追求最大化利润。① 随着经济全球

化和经济发展多样化，虚拟经济的涵盖范围拓展，不仅包括传统的金融业，

还涉及房地产业等相关产业。中国学者刘骏民指出，在金融发展过程中，虚

拟资本的扩张导致金融的虚拟化，而虚拟资本的扩张与房地产业的虚拟价值

膨胀合在一起，就构成经济中的虚拟成分。② 实体经济需要时间、人力、资本

和技术的投入，发展相对缓慢; 而虚拟经济则是迅速膨胀，正是这一特点，

使得虚拟经济具有较高的风险。

1992 年，拉菲克·哈里里就任总理后，将恢复黎巴嫩金融中心地位，重

现战前盛世作为施政主要目标，提出将黎巴嫩打造成 “中东新加坡”。1993

年，哈里里政府制订重建计划，斥资 200 亿美元用于经济建设。起初，黎巴

嫩经济强劲增长，服务业迅猛发展。依赖海湾国家资本和西方国家援助，哈

里里实施维持货币稳定、动员国内私人资本、吸引外国投资和促进出口为核

心的经济政策，创造了 “黎巴嫩奇迹”。2008 年金融危机爆发前，年经济增

长率曾达 10. 2%。然而，重建工作被黎巴嫩南部战事拖累。③ 哈里里政府以

牺牲工业和农业发展为代价，利用外国以及侨民投资，重点发展金融业和房

地产业，农业和工业等实体经济不断萎缩。

然而，重点发展服务业的经济政策，在某个特定阶段能够促进经济快速

发展，却不利于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内战前，黎巴嫩政局较稳定，海湾国

家资本涌入和侨汇收入增长，为经济发展提供充裕资金。福阿德·谢哈布执

政时期 ( 1958 ～ 1964 年) ，黎巴嫩注重经济规划和区域平衡发展，加大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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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严明著: 《虚拟经济》，新华出版社，2005 年版，第 10 ～ 25 页。
刘骏民著: 《从虚拟资本到虚拟经济》，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 年版，第 288 页。
王新刚著: 《中东国家通史: 叙利亚和黎巴嫩卷》，第 36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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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和基础设施投资，削弱 “祖阿玛”和金融寡头势力。银行业、旅游业等

服务业推动黎巴嫩经济快速增长，准地租经济的弊端尚未显现。内战后，黎
巴嫩经济陷入萧条，政府开始通过发债解决财政赤字问题，但这些公债并未

投入国家重建，而是用于支付电力、燃料巨额补贴，本可用于发展实体经济
的资金被耗尽。长期电力供应不足制约工业发展，这本可通过加大电力基础

设施投资解决。然而，黎巴嫩财政长期亏空，无力投资，银行和企业界沉迷
“钱生钱”的游戏，对基础设施投资缺乏兴趣，导致缺电状况不断恶化。不仅
无法满足工业发展需求，连生活用电都无法保障。民众只能依赖私人发电。

世界银行 2009 年数据显示，黎巴嫩 1 /3 的电力来自私人发电，58%的家庭自
备发电机，黎巴嫩每年花费 10 亿 ～ 15 亿美元用于进口柴油发电机。① 2008

年，黎巴嫩家庭花费 3. 3 亿美元用于发电。②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黎巴嫩以债养债的经济发展模式，形成金融领域的
“庞氏骗局”，成为中东国家不顾国情、盲目实施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的缩影。

1997 年，黎巴嫩实行与美元挂钩的固定汇率制度 ( PEG ) ，维持固定汇率
( 1507∶1) 。固定汇率制要求正向循环的金融环境，需要充裕的外汇储备以稳

定汇率，黎巴嫩并不具备这些条件。固定汇率制导致本币高估，黎巴嫩央行
通过高利率和大量发债稳定汇率，抑制了实体经济发展和出口，导致外汇储
备消耗迅速。黎巴嫩制造业弱小，80%的商品依赖进口。1992 ～ 2000 年，黎

巴嫩商品进口额从 35. 46 亿美元增长至 62. 28 亿美元。③ 为弥补财政赤字，黎
巴嫩政府以高利率向国内商业银行借贷，④ 成为依靠举债而非税收支持经济建

设和公共支出的国家。公共债务不断增长，从 1993 年的 33 亿美元飙升至
2015 年的 700 亿美元。⑤ 英国经济学家情报社的数据显示，2020 年黎巴嫩公
共债务为 738 亿美元，预计 2023 年达到 753 亿美元; 2016 年，公共债务约占

国内生产总值的 145. 5%，估计 2021 年达到 213. 2%。⑥ 黎巴嫩银行为吸引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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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Fixing Lebanon’s Ｒuinous Electricity Crisis”，Ｒeuters，29 March 2019，https: / /www. reuters.
com /article /us － lebanon － economy － electricity － idUSKCN1ＲA24Z，2021 － 07 － 18.

Hannes Baumann，“The Causes，Nature，and Effect of the Current Crisis of Lebanese Capitalism”，p. 70.
Sami E. Baroudi，“Lebanon’s Foreign Trade Ｒelations in the Postwar Era: Scenarios for Integration

( 1990 － Present) ”，Middle Eastern Studies，Vol. 41，No. 2，2005，pp. 201 － 202.
Imad Jomma，Public Debt Management for Lebanon: Situation Analysis and Strategy for Change，

London: Ithaca Press，2007，p. 9.
Hicham Safieddine，Banking on the State: the Financial Foundations of Lebanon，p. 176.
EIU，Country Ｒeport: Lebanon，September 2021，pp. 11 － 12.



黎巴嫩治理困境的根源探析

资，设定的美元利率比国外高 5 至 10 倍，银行部门的规模是其他行业总和的
4 倍。① 金融立国使经济发展模式严重扭曲，蕴含巨大风险。

第三，准地租经济导致产业空心化 ( Hollowing Out) 。产业空心化一般是

指在工业化发展中，违背产业发展的客观规律，国民经济过度服务化或超工

业化，从而造成生产要素流动日趋不合理，造成经济结构的严重失衡。②

1994 ～ 2004 年间，黎巴嫩服务业快速增长，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从 61%

增至 72%。目前，服务业占黎巴嫩国内生产总值的 78. 3%，主要部门包括商

业、金融业、旅游及酒店餐饮业，工业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13. 5%。③ 第一、

二产业萎缩，第三产业上升，导致产业空心化。

农业不断衰落是黎巴嫩产业结构扭曲的写照。内战前，黎巴嫩农业产值

可观，谷物和水果种植面积较大。1959 年，全国一半以上的劳动力集中在农

业部门。1950 ～ 1973 年，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从 19. 7%降至 9%，贸易

占比则从 28. 8%升至 33%。同期，农业劳动力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从 50%降

至 20%。尽管农业部门规模不大，但在国民经济中作用不可低估。黎巴嫩南

部地区人口大多从事农业，农业占家庭收入的 70%以上。④ 然而，随着金融

业等服务业发展，黎巴嫩农业持续萎缩，粮食基本依赖进口。2019 年黎巴嫩

进口总额约 200 亿美元，其中约 1 /3 用于食品进口。2019 年，黎巴嫩小麦产

量为 13 万吨，进口量 56. 8 万吨，80%的进口小麦来自俄罗斯和乌克兰。新

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俄罗斯暂停小麦出口，黎巴嫩小麦供应出现较大缺口。

黎巴嫩外汇短缺导致黑市汇率飙升，本币大幅贬值，物价飞涨导致民众购买

力萎缩近 80%。联合国粮食计划署指出，2021 年 3 月至 5 月，黎巴嫩面粉价

格环比上涨 50%，同比上涨 219%。⑤ 食品、药品和燃料短缺引发人道主义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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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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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⑤

郑昊宁: 《无力还债，黎巴嫩或主权债务违约》，载新华网: http: / /www. xinhuanet. com /world /
2020 － 03 /09 /c_1210505793. htm，2020 － 07 － 13.

李孟刚著: 《产业空心化问题研究》，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2017 年版，第 22 ～ 23 页。
The World Bank，“Lebanon Economic Monitor: Lebanon Sinking ( to the Top 3 ) ”，https: / /

lebanon. un. org / sites /default / files /2021 － 06 /Lebanon － Economic － Monitor － Lebanon － Sinking － to － the －
Top － 3. pdf，2021 － 10 － 25.

Nimrod Ｒaphaeli， “Lebanese Economy between Violence and Political Stalemate”，in Barry Ｒubin
ed. ，Lebanon: Liberation，Conflict，and Crisis，p. 115.

WFP，“Pandemic Job losses Conspire with High Food Prices to Push Food out of Ｒeach for Millions”，
8 July 2021，https: / /www. wfp. org /news /pandemic － job － losses － conspire － high － food － prices － push －
food － out － reach － millions，2021 － 07 －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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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民众无力购买肉类、果蔬等食品，41%的黎巴嫩家庭面临食品和其他基

本需求匮缺，军队每日餐食也不再提供肉类。产业空心化导致黎巴嫩经济波

动加剧，抵御外部冲击能力下降。

准地租经济曾对黎巴嫩经济发展发挥过积极作用，但长期来看其消极影

响显著。租金性经济收入曾使教派暂时搁置政治分歧，共同推动经济发展。

但政治精英代表不同教派利益，当租金分配不均时，政治危机便不可避免。

准地租经济模式导致产业结构畸形，服务业占比不断上升，工农业衰落，实

体经济贡献度不断下降。黎巴嫩经济严重依赖外部租金，与地区政治经济环

境关联性强。近年来，海湾产油国经济低迷、叙利亚内战及新冠肺炎疫情暴

发，对黎巴嫩带来巨大冲击，凸显其经济脆弱性与依附性。

四 结论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的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

两者相辅相成。① 现代黎巴嫩国家是奥斯曼帝国解体和西方殖民统治的产物，

民族构建基础薄弱，社会同质性也较弱。教派分权制建立在黎巴嫩多族群共存

的历史与现实基础上，体现了族群与教派结构，曾在特定历史时期对黎巴嫩国

家构建、维护安全稳定等方面发挥过一定的积极作用。然而，教派分权制是一

种带有前现代色彩的治理模式，它表面上用民主的方式解决了多族群、多教派

国家权力分配问题，黎巴嫩因此被西方国家推崇为协和式民主的典范，但这种

建立在教派分权基础上的民主制度，强化了族群和教派等前现代认同，最终导

致民主失灵、政治衰朽，阻碍政治现代化进程。在教派治理体系下，教派领导

人扮演地方代治者的角色。虽然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社会治理主体多元化，

填补政府治理缺位，但教派利益与国家利益之间存在冲突，教派利益常常凌驾

于国家利益之上，且教派领导人缺乏改革意愿，也不具备整合国家资源的能力，

这阻碍民族构建进程，降低国家治理效率。同时，黎巴嫩位于阿以冲突的前线、

中东教派阵营对峙的断裂带上，阿以冲突和中东教派斗争使其卷入多场地区战

争，国内教派分裂使其成为代理人战争的战场。动荡的地区和国内环境，使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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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不断提高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效治理国家的能力》 ( 2014 年 2 月 17 日) ，载习近平
著: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 第一卷) ，外文出版社，2014 年版，第 10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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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嫩等中东国家失去发展所需安全环境，无法将发展放在优先位置。

教派分权治理体系下形成的庇护关系导致经济寡头化，使经济增长缺乏包

容性，交易成本高企。黎巴嫩并非自然资源丰富的地租型国家，具有发展多元

经济和实体经济的潜力。然而，对银行业、旅游业、侨汇和国际援助等地租性

收入的过度依赖，使其沦为准地租经济，从而丧失了实现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

的动力，导致经济虚拟化和产业空心化，加剧了经济脆弱性和依附性。

黎巴嫩国家治理危机并非个案，它是中东治理危机的缩影，具有一定典

型性。大多数中东国家产生于奥斯曼帝国解体、殖民主义瓜分中东的历史背

景下，现代民族国家构建的基础是被族群和教派割裂的碎片化社会。在经济

模式上，中东大多数国家没有实现工业化，单一依赖自然资源或服务业等非

生产性收入，导致经济依附性和脆弱性突出，难以抵御外部冲击。中东国家

未通过工业化完成现代社会建构，原生态社会组织仍在社会中居主导地位，

导致庇护主义、裙带关系和权钱交易盛行。政治模式方面，中东国家在西方

压力下，推行政治民主化，政治场域开放、政治参与扩大，加剧了中东国家

的政局动荡。西式民主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遭遇中东族群分裂社会和地租

型经济，导致政府弱化和经济空心化，酿成国家治理危机。

黎巴嫩国家治理失效彰显教派分权治理体系中的弱点，以及该国在实现治

理能力现代化方面面临的难题。近年来，随着黎巴嫩经济困境不断加剧，教派

分权治理体系的弊端日益显现。黎巴嫩摆脱治理困境，首先需要应对债务危机

以及电力、燃料短缺等当务之急，但长期来看，黎巴嫩更需要克服庇护关系导

致的经济寡头化，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发展实体经济，摆脱准地租经济模式。

同时，黎巴嫩需要安全稳定的地缘政治环境。只有中东教派斗争缓解，阵营对

垒结束，黎巴嫩才能摆脱地区代理人战争牺牲品的命运。美国从中东战略收缩，

中东地区地缘政治竞争趋于缓和，为黎巴嫩国家治理营造了较有利的外部环境，

但黎巴嫩国家治理问题根源复杂，积重难返，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的道路依然漫长。黎巴嫩急需国际社会提供政治支持和经济援助，但更要

求黎巴嫩各派搁置分歧，凝聚共识，早日恢复政府运转，实施全面改革。虽然

外部援助短期内对黎巴嫩不可或缺，但将加剧其经济依附性，阻碍其走上自主

发展道路，解决国家治理问题最终还要依靠黎巴嫩人民自身。

( 责任编辑: 樊小红 责任校对: 詹世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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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Britain and France began to formally take over Egypt’s “finance and
construction”power. The three major historical events of cotton planting and its
production，the opening of the Suez Canal，and the large － scale overseas financial
lending，are the global textile industry，the international transportation industry and
the global financial industry dominated by the British in the 19th century. The essence
of development is that Egypt was completely controlled and occupied by British
colonialism from economy to politics. These three events were connected， and
interlocked. Throughout the 19th century，Egypt began the abnormal modernization in
the process of being included in the modern world system.
Key words: Egypt; globalization in the 19th century; modern world system;
Muhammad Ali

Analysis of Origins of Impasse of State Governance in Lebanon
Ding Long ＆ Liu Guoxi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Lebanon’s political and economic crises have erupted

frequently，and the impasse of the state governance has been deepening. The main

reasons for the impasse of Lebanon’s governance include: the low level of nation －

building and low level of social integration，the power － sharing political system，

political patron － client relationships and quasi － rentier economy. The sectarian

power sharing governance’s system strengthens ethnic identity， reduces political

capabilities，and provides space of external interference. The political clientelism

distort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overnment and business， leading to inefficient

governance，the economic oligarchy and the transaction of power and money. The

quasi － rentier economy intensifies political sectarianization，resulting in the hollowing

out of the industry and causes economic fragility and dependence. In the short run，

international aid is indispensable to solve the economic crisis in Lebanon. However，

implementing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form and exploring the path of independent

development are fundamental way out of the governance impasse for Lebanon.

Key words: state governance; Lebanon; sectarian power sharing system; patron －client

relationships; equasi － rentier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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